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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爱花这次进城，没看到她那日夜牵挂的幺儿

子，反倒看见让她心惊肉跳的一幕：西门楼客栈已
成一片灰烬，风起处吹散一抹烟尘。一种不祥的预
感涌上心头，她向小街上的民户打听内情，他们有
的避而不谈，一副害怕惹火烧身的样子，有的一脸
忧戚，并不想提起这个伤心事。一个熟识的老妈子
知道她是来找儿子，把她拉到一旁，说：“你哪儿
晓得，西门楼出大事啦⋯⋯那儿是共党窝子呢，听
说东家的儿子还是头儿，可谁知那个走街串巷的
‘小贩’当了内奸，带了铲共义勇队的来抓人，男
主人为掩护儿子被打死了，女的逼疯了，好端端的
家业全毁在儿子手里。”温爱花的心像被钢针戳了
一下，生疼生疼的，表妹夫表妹都是热心肠的人，
没想到他们会遭此厄运以致家破人亡。“他家雇的
那些伙计呢？”“跑了跑了⋯⋯”温爱花别过老妈
子，走到香樟树下，默立良久。她将有限的信息捋
捋之后得出判断：幺儿子应该活着，他没死就是不
幸中的万幸，说不定有一天，他从哪个旮旯里突然
冒出来呢，就像一只土拨鼠从地洞里跑出来。温爱
花想去找一找桂唐氏，她疯了，眼下是在流浪还是
被她的亲人收留了？她这作表姐的可不能丢下她不
管。另外，她还想上桑植碰碰运气，那个六指拇儿
幺儿子是不是也像他的三个哥哥投了红军？唉，她
真弄不明白，这些儿子们呐，为何像中魔似的迷上
了贺龙的红军呢？
桂唐氏在大庸城流浪被娘家人接走了，她的娘

家是温爱花所熟悉的，位于天门山麓一个叫“唐家
寨”的小山村，家里只有大哥汤之星带着 大嫂和
两个侄子耕种几亩薄田。温爱花去看表妹，她被关
在杂物间，眼神呆滞，面部僵硬，木然盯着来人端
详着，片刻，咧开嘴叫着“花姐、花姐”，继而情
绪失控地大嚷大叫。她大哥汤之星不无忧心地说：
“我妹子成天嚷着出门找乙屛，她疯成这样子，若
放任她乱跑，不坠入河里、掉到深涧才怪呢。疯病
没好，我是不会让她离开唐家寨的。”看得出，大
哥是关心妹妹的，他这样关着她也是迫不得已。要
使她不疯不闹，或许只有找到了儿子才能解开心
结。
是的，桂唐氏找儿子，她温爱花不也在找儿子

吗？眼下表妹疯成这样，她有义务替她留心桂乙屛
的去向。她把自己上桑植找儿子的想法说给大表哥
听，汤之星说部队随时开拔，哪能常呆在一个地
方，等有了红军在根据地扎营的消息再去不迟。温
爱花觉得大表哥说得在理。这样等下来，就快入冬
了。
芙蓉渡是澧水流域的古渡，也是岸边村庄的名

字。打这儿过河，从天门山那巨大的孔洞过去不远
就是沅陵。溯流而上不过百里就到了桑植。芙蓉渡
地处交通要冲，各个时期的革命者都在这里留下过
足迹。自从贺龙带领穷苦百姓闹红，这个村庄便播
下革命的火种，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一开始，温
爱花想从村里的“红属”那儿获得一鳞半爪的讯
息，可他们并不知亲人去了何方。她守在芙蓉渡，
寄望从上游来的排客口中了解红军的动向。这一办
法果然凑效，桑植方向的人说红军打了几场胜仗，
说要打到大庸来。这个传闻很快得到证实，温爱花
在渡口看到一支头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党军过了
河，还不忘将河边的船只放一把火，然后在对岸丘
陵埋伏下来，这是敌人要在芙蓉渡狙击红军的征兆
啊！
温爱花非常担心红军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到

村里的大部分红属家里走了一趟，在这个群体里，
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儿女跟贺老
总当兵去了，当他们知道红军要打回来，一个个摩
拳擦掌来了劲儿，纷纷响应温爱花支援红军的提
议。为避开敌军锋芒，他们派出几个向导，在上游
找到两处可以涉水过河的浅滩，等部队一到就带他
们涉水。1935年 11月 21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芙
蓉渡，先遣连连长柯城刚好是温爱花三儿子符飞龙
的战友，他以前见过这位英雄的母亲。他把军属们
提供的情报给首长汇报后，红军调整了作战部署和
行军路线。温爱花向他打听幺儿子符吠虎，说他应
该也在红军部队上。连长说不认识他，但她说大部
队正向这边开拔，你守在某处必经之道说不定能找
到他。先遣连的战士在芙蓉渡发起佯攻，大部队则
从上游翻越一座山梁，向河谷地带的大片橘园汇
集，等待夜晚来临强渡澧水。
芙蓉渡的军属们一刻也没闲着，提着雪糟和爆

米花等小吃，条件稍好点的手握棉背心、布鞋，准
备把这些东西送给出征的亲人。大部队从山梁下
来，温爱花守在进入橘园的路口，一边给战士们递
橘子，一边扫视一眼从她面前路过的每一张脸。战
士们向她颌首微笑，就是没入要她的橘子，一位带
兵的人走过来解释道：“大婶，红军有纪律，不能
随便拿群众的东西。”是的，红军有红军的规矩：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就是这样要求的。她不便
勉强，转而用讨巧的口吻问：“喂，大侄子，你认
不认得一个叫符吠虎的，她是我幺儿子，你知道，
做娘的哪有不想自己儿子的？”那位带兵的说：“大
婶，我不认识，他或许在后头呢，儿子见了娘，自
是很高兴的。”说着转身跑开了。温爱花望着层林
尽染的山梁，走在前面的源源不断开进橘园扎营，
后面的人却看不到尾，呵，这么多人马，这么大的
阵仗，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开拔呵。要想从成千上
万的人潮中找出儿子，这真是太难了。每当她看到
其它红属见到自己亲人后的那股兴奋劲儿，不由得
挪开步子直往前凑。她有点着急，生怕儿子一不小
心从眼皮下溜走了。她一再安慰自己，只要她守在
路口，她就能找着幺儿子，幺儿子也一定能看见
她。如果母子能见面，她要抓住他对红军首长说
说：她已有三个儿子干革命牺牲了，如今剩下这个
幺儿子能不能留下给娘养老送终？当然，如果红军
有纪律不放他走，或者儿子铁了心要随部队走的
话，她也不便执意挽留。温爱花正这样想时，瞳孔
里忽然出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喂，那不是姑表
妹桂唐氏的儿子乙屛吗？她在西门楼客栈串门时见
过他几次的，他离开家加入到红军队伍了？桂乙屛
也认出了温爱花，跟带队的指挥员说了声，便出列
朝她走来，脸上溢出笑意叫她“花姨”，他焦急地
问：“我爹娘好吗？”温爱花不忍告诉他真相，但刻
意隐瞒也是不对的，只得说：“你爹为掩护你离

开，开枪打死了卖客，自己也遭了难，母亲回了你
大舅家⋯⋯”桂乙屛两眼泛红，两腮的棱骨一鼓一
鼓的。温爱花不敢耽误他行军，赶紧打探幺儿子的
讯息。桂乙屛说：“我在桑植出发前见过吠虎，他
在后卫连，应该属于殿后压阵的。”她终于得知儿
子的确切消息，不由松了一口气。温爱花克制住内
心的喜悦，打量着桂乙屛那黑瘦的脸膛，触摸着他
那满是疤痂的手腕，一脸狐疑地问：“你手受伤
了？”桂乙屛语焉不详地说：“西门楼客栈的那个联
络站被敌人破坏的事，我有责任，我被左倾分子打
成AB团，后来是宫绍植和符吠虎写了证明才放我
的。但我被开除了党籍⋯⋯”温爱花想起大儿子也
是被“肃反”沉湖的，带着复杂的情绪说：“哎
呀，大家都在革命队伍里，怎能自己人整自己人
呢？我说，先别把党籍什么的放心上，你只要好好
干，终归是要恢复的⋯⋯乙屛，路上多保重！”
“好，花姨，请告诉我娘，就说她送的护身符我一
直戴在身上呢。”桂乙屛腰带上系着一截麻绳，麻
绳一头缠住一枚玉佩，他把玉佩朝温爱花露了一
下，然后追上队伍，汇合到宏大的人流中。温爱花
看见一排排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身影，她的四个
儿子都有这种为革命而奉献一切的劲头。这些或成
长于贫寒农家、或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孩子，前赴后
继的跟共产党走，他们有的在战斗中流血牺牲，有
的经历过“肃反”，但那百折不挠、披肝沥胆的精
神不得不令人为之感叹。
黄昏来临，村里的军属大都散去，温爱花还守

在山梁下的路口，翘首等待着幺儿子的出现。一位
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的指挥员勒马下鞍，宏亮的声
音蕴含着一种关怀：“大嫂，你在等什么人吧？”
“是的，我等我的幺儿子，叫符吠虎⋯⋯他前
面的三个哥哥都跟贺老总干革命死了，说实话，我
想留下他给我养老送终。看样子你是当官的，你能
不能给我的儿子捎个话，就说为娘的想他⋯⋯”温
爱花像找到救命菩萨似的，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倒出
来。
指挥员那饱满的脸颊悸动一下，一双澄澈的眼

睛蕴藏复杂的意味，有怜悯、悲怆的情怀，也有举
重若轻、舍生取义的豪迈。他朝一位身胚高大的军
人叫了声：“李团长，传我命令：叫符吠虎速来见
我。”“是⋯⋯总指挥。”李团长应答得不甚干脆，
但还是向后续部队下达了口令。首长说的这人是他
手下排长，以作战勇猛、善打硬仗闻名，昨晚宿营
时，这名排长对他说起三个哥哥在红军队伍中牺牲
的事，也提到母亲当初阻止他参军的事儿，当知道
部队要经过芙蓉渡，就担心母亲会在红军出入的路
口等他。两个上下级之间达成默契：为避免母亲发
现他，团长破例同意他趁黑夜离开芙蓉渡。首长听
见李团长说话吞吞吐吐，不满地说：
“我再说一遍：找到符吠虎，把他还给这位英
雄的母亲。”
温爱花见红军首长语气强硬，有点急了，说：
“你是总指挥呀，你别为难李团长⋯⋯我这幺
儿子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右手是六指拇儿，
我摸摸手就能找到他。当然啰，你也不一定把他还
我的，儿子实在想跟部队走，做娘的也不强留。”
总指挥望了望昏暗的夜幕，面对络绎不绝的行

军队伍下了口谕：
“听令，后续部队排成单列，一律伸出右手让
这位大娘摸一摸，直到找出符吠虎！”
两排队列瞬间合成一排，减慢速度似是接受温

爱花的检阅。总指挥打马离去，只有李团长陪她站
着。每个战士行进到她面前时，纷纷伸出右手让她
辨别。天色昏暗，她只能靠摸大拇指来辨认幺儿
子，好在过境部队渐渐进入尾声，对行军没造成多
大影响。在摸到最后一名战士的大拇指时，她压抑
着内心的激动，将那只手拉至胸口，不无得意地
说：“吠虎，我的儿，你别想蒙混过关，不凭这六
拇指，就凭你身上的气息味，娘也能找着你。”
“娘⋯⋯我给你跪下啦。”
一直站在温爱花旁边的李团长轻叹一声，掉头

要走。符吠虎冲着那黑影说：“团长，我给母亲说
几句就撵上你们。”
温爱花抓住符吠虎的手不放松，儿子伏在母亲

膝下，声音颤抖着：
“娘，请原谅孩儿不孝。您听我说，我是跟定
贺老总了，您想想一个在旧军队里做过军长的人，
如今都跟共产党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像
磁铁似的，吸引着无数中国人追随！”
温爱花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六指拇儿，我

是你的娘啊，你生下地时割断了脐带离开的母体。
我生养了四个儿子，三个大的干革命死了，现在只
有你这个幺儿子，一个母亲想把唯一的儿子留在身
边有错吗？”
“娘，您没错，儿子也没错，错就错在我们生
逢乱世，穷苦百姓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凡是
有志于改变这个世界的人，都应该拧成一股绳，打
倒地主老财，使劳苦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
温爱花知道说不过儿子，也明了儿子矢志革命

事业的心愿，便一把拉起他，语意幽幽地说：
“唉，儿子长大了，铁了心要跟贺老总走，你三个
哥哥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做娘的永远也留不住儿
子 ， 好 吧 ， 我 让 你 走 ， 只 是 为 娘 的 有 个 要
求⋯⋯”
“娘，您说，只要您允许我跟红军队伍走，您
说什么我都应。”
“吠虎，我的儿，你是符家唯一的根苗，也是
娘亲唯一的依靠，等我死了，你要回来给我下葬
的，你千万要活着回来呀，啊！”
符吠虎一下子抱住母亲，声气儿哽咽着说：
“娘，我答应您，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给您
送终。也许明年，或者后年，反正是春天吧，我一
准会出现在芙蓉渡。”
符吠虎离开母亲，朝李团长行进的方向跑去。

两人会合后，并排立在一道土丘，向远处的一抹暗
影行了一个军礼。这时，河对岸的子弹带着火芽子
掠过夜空，渡河的先头部队压制着敌方火力，冲杀
声地动山摇。温爱花站在原地愣神，为儿子的安危
而揪心。拂晓时分，河对岸完全安静下来，她掸了
掸身上的风尘，往芙蓉渡走去。

（待续）

认识一座城市，是从认识出租车司
机开始的
第一天。
天空星光点点，地上灯火点点，高

高低低的楼房、远远近近的树木、青黑
色的山脊、错落的电线杆，哎，这些宁
静又不加雕琢的美，纷至沓来又转瞬离
去，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时光在流
逝。广播里说快到了，要我们做好下车
的准备。我从想象中回到现实。为了不
惊动周围的旅客，我和妻子用手机照明
收集行李。拉杆箱在轻微颠簸中，往复
运动着，它们也是跃跃欲试想下车吧。
下车的人真多啊。
窗外的灯火越来越多，越来越明

亮。灯火映出兵马俑博物馆的字样。我
的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
到达西安火车站是凌晨两点。到旅

馆只有一个选项，就是乘出租车。出租
车入口，旅客们正在排队候车。几把大
风扇猛烈地运转着，驱散着我们身上的
热浪。宣传标语提示旅客，这里没有黑
车，只有正规的出租车。出租车一辆接
一辆井然有序地驶进通道。终于轮到我
和妻子了，保安人员要求我们前进几
米，在拐角处乘车。摄像头闪了一下，
出租车开入的状态被摄入镜头。我和妻
子到达车尾，我拉后备箱，没有反应，
师傅赶忙跑过来抱歉地说，后备箱坏
了，拉不动了。他用钥匙打开，将我们
的行李放了进去。车子发动后，我看见
摄像头又闪了一下，出租车离开的场景
也定格在镜头里了。师傅笑了笑说，我
们是正规的，放心，不正规的，进不了
通道呢。
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是从认识出

租车司机开始的。此话不假。一路上，
这名师傅向着远方来客说着体己的话，
介绍十三朝古都的风土人情。我问他是
本地人吗？他说不是，是咸阳的。问我
知不知道咸阳。我说知道，阿房宫不是
在咸阳吗？他笑了笑。我灵机一动问，
阿房宫是你烧的吧？他憨憨地笑了。我
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古城的模样。马
路整洁，古朴幽静，横跨的路桥都由火
砖砌成，更添古意。灯光不耀眼，但足
以看清路牌。路人稀少，偶尔可见驴友
在路边骑行。
咸宁路上，我试探地问师傅，快到

了吧？师傅笑着说，快到了，我走的路
是最近的路呢，相信我吧。虽然因为修
路，绕了一点弯，但的确是最近的路。
我说相信——已经很相信了。
到达旅馆下了车，师傅帮我们搬出

箱子，问我们是不是送孩子上学的。我
说是的。他问，孩子呢？我说孩子去旅
游了，明天到。又问一路很辛苦吧。我
说还好，谢谢关心。
他走到前门，向我们挥了一下手

说，再见，祝你们在西安玩得愉快！
我对他挥挥手说，好的，谢谢师傅！

睡梦中被《南无阿弥陀佛》惊醒
第二天。

睡梦中被 《南无阿
弥陀佛》唤醒，再睡已
无睡意。我将窗帘拉开
一条缝，循声望去，见
公路对面是一个公园，
门是宫殿样式。佛歌就
是从那里飘出来的。据
说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能六根清净呢。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品尝特色小吃。妻子提议往
学校方向走。不到50米，在翠庭
大厦，我发现一家小吃店。我点
了关中臊子面，12元；妻子左顾右盼，
斟酌再三点了一个套餐，肉夹馍和馄
饨，14元。关中之地，指的是东潼关、
西散关、南武关和北萧关的广大地区。
臊子即肉丁之意。肉夹馍，我认为说法
有误，应是馍夹肉。后来搞清楚是“肉
夹于馍”，“肉”字放在前面起强调作
用。面端上来了，一大碗。这碗就像一
个小脸盆。初来乍到，看到这样大的碗
确实有些惊骇。我慢慢地吃面，慢慢地
喝汤，竟然喝得只剩碗底那点汤了。妻
子对肉夹馍也是赞不绝口，要我也尝
尝。我撕了一块放进嘴里，馍香肉酥，
风味独特。
从学校北门进去，问保安南洋书院

怎么走？回答说，沿着左手边的林荫小
道走到东南角就到了。学校绿树成荫，
而且呈条块分布，纵横成行，像一个个
巨大的棋盘，很是壮观。房屋不高，六
七层多见，应验了一句话，“大学，非
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图书馆居
中，有磅礴的气势。往前走，可见一个
巨大的北斗七星形状的司南，立在广场
中间的台座上。据说它的发明，对于人
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了无法
估量的作用。
在一片梧桐树林的深处，找到了南

洋书院。书院者，学生宿舍也。近距离
观察一番后，又去了宪梓堂。这里是新
生报到处。工作人员在做各种准备工
作，一片忙碌景象。
回到旅馆后，妻子说走累了，不去

兵马俑了。休息一会后，相约去北客站
接孩子，孩子要晚上才抵西安。在百度
地图上看好路线，很顺利地来到北客
站。这里很少有坐的地方，只好在站内
站外反反复复地走，累得走不动了，就
席地而坐，看落日、房屋和来来往往的
人流，眼里有风景，心里有遐思。孩子
准点出站，看到我们很惊讶，说，不用
接呀，西安城内的路线，我已搞清楚了
呀。我回答说，不用接，但还是接，这
是仪式感。人生的仪式感，有一回，就
要体验一回。

我们西安人就是实在
第三天。
“我们西安人就是实在！”
“是送孩子上学的呀？”
“家长们都买过我的肉饼吃，味道
不错呢。”
“现在人不多，多的时候你没有看
到哟。”
这声音来自大学围墙外一个小铺面

的胖胖的老板娘。她看起来很有亲和
力。她边递出纸包边寒暄。铺面外挤满
孩子和家长。
买了肉饼、煎饼和豆浆。环顾四

周，没有桌子板凳。老板娘看出我的心
思，笑着说：“台阶下的穿堂有凳子，
但你们这么多行李，搬上搬下很不方便
喽。”
我问：“就放这里，安全吗？”我有

意去穿堂里吃。
“安全倒是安全，”她说，递给一位
顾客肉饼，“不过走下去太麻烦了，就
坐在水泥牙子上吃吧。”
她指着房子侧面，又笑容灿烂地补

充说：“坐在水泥牙子上吃，省事——

我们西安人很实在。”
吃完早餐，妻子

在南洋书院外照看行
李，我和孩子去报
名，体检，安排宿舍，注册，
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妻子
帮孩子整理床铺、柜子、桌子，我则用
扫码付款洗衣机洗衣服，还不时陪孩子
去超市购物，脸盆、桶、凉席、晾衣
杆、农夫山泉，总之是买买买，买齐孩
子的必需品。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我对孩子

说，中餐就到学生餐厅去吃，不去外面
吃了。孩子说好。餐厅叫梧桐苑，高端
大气上档次，菜肴丰富，水陆毕陈。我
点了一碗饸饹面。据说这种面条是用饸
饹床子的圆眼压出来的。端上来看时，
面条很粗，一个煎鸡蛋和几块牛肉覆于
其上，爽眼，香气逸鼻，美味可口。
下午，孩子领了军训服。穿在身

上，英姿飒爽。

西北有高楼，高楼重交通
第四天。
妻子记满了给孩子带的或买的东

西：风扇、台灯、插板、香皂盒、拖鞋
等等，生怕拉下一样需要的物品。退房
时还在想，是否有什么东西忘买了。
孩子早早起了床，在校门口等我

们。在康桥苑吃早餐，煎饺蒸饺轮番
上，吃得津津有味。吃完早餐，又说了
一会儿话。我知道此刻，这个怀柔致远
的城市就在我眼前，几个钟头后，这个
历史与时代交织、梦想与现实激荡的城
市，就只能萦绕在我的脑际了。
孩子走出校门口送我们，妻子帮我

拍了我和孩子的合影。合完影，离别的
时刻到了，我想让孩子进去了我们再
走，就嘱咐他走进校门。他走几步回头
看我们一下，渐渐地，孩子走出了我们
的视线，融进了这座象牙塔的人群之
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孩子走出了视
线但走不出思念”，用在这里真是太贴
切了。
我对妻子说，以前，这座城市，在

我心里只是个地理名词，遥不可及，现
在似乎近在咫尺。妻子意味深长地说，
孩子长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嘛。我说还
有，受一首歌《我家就在黄土高坡》的
影响，以为西北地区都是满眼黄土，草
木不长，风一吹飞沙走石。实地一看，
跟我们那里没有太大区别，照样是绿水
青山云淡风轻。
一位名人说，这所城市的这所大

学，就是西北的高楼。至于何以名为交
通，那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在这个魅力无限的城
市，在这座光华普照的高楼，孩子开始
追求自己的梦想了。惟愿孩子含英咀
华，吸萃扬芬，不畏浮云遮望眼，不听
穿林打叶声，坚守自己的诗和远方。

离殇（连载作品）
熊夫木

西
安
四天滕军钊

黄金睡莲 李陶 摄


